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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下 短 篇 小 说 ，在 叙 述 形
式、手法与语言方面，已然十分
成熟。过去对小说的认识，总是
局限在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
模式中，小说叙述学打破了这种
模式。它把文本的内容与形式
看作一个整体，从作家叙述的角
度、构成、语言等层面观照文本，
形 成 了 一 套 全 新 的 创 作 理 论 。
正如徐岱在《小说叙事学》中说
的：“小说的叙事学所要加以把
握的主要对象，是小说世界中的
叙事结构与体系，其目的是揭开
支配着小说叙事艺术的各种因
素与奥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
种具体的叙事法则与规律。”譬
如小说的叙事结构、构成要素、
基本模式、叙事修辞等。小说叙
述学的实践，使小说的面貌与品
格有了很大提升。

有 些 作 家 坚 守 现 实 主 义 写
法，但在叙述形式与语言上进行
了多方探索，同时又运用了浪漫
主义、象征主义等表现方法，使
小说变得丰满而多姿。刘庆邦
的《挂在墙上的弦子》写的是农
民工潘明华与曲胡——弦子的
故事，他酷爱民间的曲胡，外出
打 工 只 能 把 它 挂 在 家 里 的 墙
上。妻子与女儿思念他，曲胡成
为她们的家常话题。当他春节
放假回来，右手失掉了两根半手
指，他依然给妻女拉曲胡。这是
一个既温暖又悲伤的底层民众
故 事 ，作 家 借 用 了 浪 漫 主 义 手
法，给曲胡赋予了灵性与生命；
汲取了意识流手法，表现妻子在
曲胡声中心游万仞。特别是在
叙 述 语 言 上 ，融 叙 述 、描 写 、抒
情、议论为一体，自由转换、行云
流水，有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感
染力。草白的《茶树王》同样是
2022 年的短篇佳制。作品以摄
影师“我”为叙述者，讲述了“我”
前往布朗山给一位老茶人拍照
片、寻找茶树王的故事情节。茶
山的浩瀚、葱茏、神奇；老茶人宋
易安年轻时的打虎壮举、如今的
苍老和木讷；茶树王的神秘、难

寻、巍然；特别是写“我”在大自然中的震动、净化，对世
事、人生的沉吟、领悟，夹叙夹议中有抒情，还有意识
流、梦境、内心独白，形成了一种协奏曲般的叙述形态
与格调，凸显了老茶人、茶树王的象征形象，在二者身
上凝聚了自然、宇宙的精气神。

许晨晴在《试论元小说的叙事特征》中说“元小说”
叙事“被称为‘关于小说的小说’，其主要是以小说的形
式对小说进行反思和创作，关于自身的虚构本质和创作
过程，又被称为‘自我意识’小说、‘超小说’等等”。这种
叙 事 形 式 兴 起 于 新 时 期 文 学 ，当 下 依 然 有 作 家 在 运
用。钟求是的短篇小说扎实而丰满，《比时间更久》写
一位生命将终的老父亲周文振，费尽周折改名字的故
事。文本由“虚构部分”和“非虚构部分”组成，前一部
分写的是老教师周文振为人师表的历史和他深藏的年
轻时的恋情；后一部分写的是儿子“我”寻找父亲当年
恋人的过程。前一部分是作家无中生有的艺术想象，
后一部分是作家不期而遇的真实见闻。小说与现实对
接，是作家的奇思妙想。裘山山的短篇小说灵动而有
趣。《事情不是这样的》写作家“我”在《红围巾》中描述
的 军 人 爱 情 的 由 来 ，与 若 干 年 后 寻 找 西 藏 老 兵 的 情
节。“我”的小说是根据生活原型创作的，而廖老兵误把
小说当成写自己，向“我”讲述了他自己的爱情故事。
小说改变、丰富了生活原型，而生活的真实又校正、补
充着小说创作。二者的关系竟是如此紧密、奇妙。李
浩的《像是影子，像是其他》写的依然是家族系列小说，
作品主人公是“我”的爷爷。这位地下工作者、中共滨
州区委副书记，负责党的财政工作，保管着一大笔经
费，有许许多多残缺而神奇的传说。这无疑是爷爷的
真实行状。但在奶奶、四叔、父亲的讲述中，爷爷变成
了“痨病鬼”“不着家的”“换命人”等，爷爷被丑化、误
解、神化。既像是真人，又像是影子。而“我”的小说就
建立在这样既真实又虚幻的基础上，历史、传说建构着

“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结构着历史、传说。这是对
元小说的创造性运用，又借鉴了复调小说的写法。

叙述学中的人称、视角，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选择
一种巧妙得当的叙述人称、视角，对于一篇小说至关重
要。一般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三种叙述类型。当下
短篇小说在叙述人称、视角设置上，已然十分成熟。第
一、第二人称是使用最多的。在 2022 年的短篇小说
中，也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创新。李约热的《绝美之城》
采用了第二人称叙述，小说中“你”是一位姓李的作家，
由“你”的纪实小说，引出了案件当事人小栗、老楼，由

“你”的家庭生活，引出了出国留学的女儿李曼。这些
不同身份、命运的人，都在挣扎、寻找乃至赎罪，表现了
现代人“似乎每个人都在颓败，颓败之中有烈火的蓬
勃”的精神状态。如果用第三人称“他”替换第二人称

“你”，就不会显得这样深切、激越。第二人称是一种奇
特的人称叙述，但尝试者并不多。罗伟章的《芦苇》选
择了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但这个“我”不是一个活的
人，而是一个死者的灵魂。生者曾经是哲学专业高材
生，有过美好的爱情与家庭，但命运不济，在公司做一
个小职员，因妻子出轨一怒之下剥夺了他人的生命。
当生者被抓捕执行死刑后，灵魂久久不散，痛苦地回忆
自己的人生，反思自己由善变恶的历程。选择灵魂的
叙述、自省，可以更自由、深切地表现“人”的感受、思
考，强化小说的吸引力。

小说叙述学是一种宏阔精微的文学理论。西方叙
述学自成体系，中国叙述学独具特色。新时期以来小
说叙述学成果丰硕，但这套理论与创作实践却有隔膜、
脱节现象。学者的理论很难转化为作家的创作手段，
作家对叙述学的吸纳还停留在粗浅、零碎的层面。只
有理论与创作结合，批评家与作家的“结缘”，才能推进
叙述学理论与实践的全面提升。

2022 年短篇小说批评系列文章今日结束，感谢
读者关注。 ——编者

如何在众多的扫黑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如何在
借鉴前人创作经验的同时又能体现当下的时代精神？
如何在准确传达扫黑除恶背后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价
值诉求的同时，又能兼顾影视创作艺术性以及网络化时
代观众的内容需求和审美偏好？近日播出的扫黑题材
电视剧《狂飙》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探索。

该剧最大的亮点是对既往此类题材剧作创作思路
的创造性突破。《狂飙》同样与扫黑除恶行动的大背景有
关，但更加凸显的是进入扫黑除恶工作常态化和开展政
法队伍内部教育整顿这一新阶段后，所面临的新形势和
新任务。黑恶势力的滋生、政法队伍和体制内保护伞的
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出
现的不平衡、不公正现象紧密相关。体制内外环境的复
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性的复杂性，成为该剧创作者着
力突出的重点。

通过把人物和事件融入长时段的社会历史进程中，
《狂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 2000 年到 2006 年
再到 2020 年，安欣和高启强这两位主角人物交错的人
生和心路历程、政法系统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抉择，
以及作为国家意志代表、以清理政法队伍和彻底铲除黑
恶势力为终极目标的指导组，都在京海市这个当代中国
社会发展缩影的社会舞台上轮番登台。而该剧的剧名

“狂飙”二字，既指向这 20 年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快速
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也凸显了坚定不移铲除黑恶势
力、净化政法队伍、捍卫公平正义的国家意志。

这种长时段、前景背景平衡呼应的叙事方式，让剧
作既避免了表达过于刻意、生硬，甚至喊口号、背文件的
窠臼，也能够通过当下与历史的多线叙事和前后呼应，
展现扫黑除恶常态化的历史逻辑和社会基础，从而拓展
了传统扫黑题材剧的广度和深度。

在这种思路下展开的剧情铺陈和人物塑造，就不可

能是简单直接的、非黑即白的。无论是正邪力量之间的
胶着和对抗，还是不同角色人物的人性发展和命运抉
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充满复杂性。正是以这
种复杂性作为基础，剧中人物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
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史、人格特征和鲜明个性。

比如，作为全剧的核心反派人物，高启强从一个鱼
贩子一步步变成涉黑人物的人生历程，以及他在这一过
程中形成的与当地政界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是该剧展
现的重点之一。通过对这一涉黑核心人物 20 年人生历
程的生动展现，《狂飙》指向了黑恶势力沉渣泛起、长期
无法彻底铲除的社会根源和相应的解决之道。

与此相对照，剧中的正面主角人物安欣，在 20 年的
时间里，从一个意气风发、正义凛然、一心要将黑恶势力
绳之以法的年轻干警，到成为一个洞悉体制内环境复
杂、知道仅凭自己一己之力注定一事无成的基层干部，
同样也经历了令人唏嘘的人生变化。人到中年的他满
头白发，既昭示着一个初心不改的正直干部所经历的沧
桑命运和岁月蹉跎，也意味着个人的能力和良知一旦失
去组织的制度化支持，就难免会陷入困顿。

正是在这种对个人命运的前景化呈现的背后，第三
条主线，即国家意志本身的调整和更新开始浮现出来。
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的到来给安欣带来了希望，最终保
护伞被揪出并绳之以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和
政法队伍内部教育整顿行动的开展，正是国家自身以刮
骨疗伤、壮士断腕的魄力实现自我净化的具体体现。

通过把时代背景、人物命运和国家意志有机融入剧
情的发展之中，《狂飙》很好地回应了黑恶势力缘何而
起，又将如何根除的时代之问。这种讲述方式不生硬，
容易让观众接受。希望该剧既能成为让人有些审美疲
劳的诸多扫黑题材剧中的一抹亮色，也能为今后政法类
主题剧作的创作提供借鉴。 （图为《狂飙》剧照）

在在发展变化发展变化中回应时代之问中回应时代之问
———电视剧—电视剧《《狂飙狂飙》》的创作突破的创作突破

黄典黄典林林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姚以价，是一位被历史烟云遮蔽
的英雄人物。2011年是辛亥革命 100周年，省城一家报
纸策划了系列纪念文章。这组文章写得精彩，但文中说姚
以价是“山西版的黎元洪”，让我感到有些惊诧。我开始关
注姚以价研究。当时国内没有一本姚以价研究专著，姚以
价研究基本处于零星分散的状态，况且各种史料对姚以价
在山西辛亥起义前后的记载，有时也相互抵牾，让人摸不
着头脑。姚以价成为一个云山雾罩的“神秘”人物。

当时我并没有足够的勇气为姚以价写传记。自 1912

年姚以价离开山西漂泊各地，关于他的活动，只有一些只
言片语的零星记述，散见于浩若烟海的资料中。记得
2013年，一次偶然和原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王西兰老师聊
起此事，王老师鼓励我把姚以价的传记写出来。我加大了
资料搜集力度，开始着手评传的写作。我一再提醒自己：
写作历史人物评传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力求科学严
谨，不虚夸，不拔高，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我拟定了写作提纲后，并没有从第一章开始写，而是
先写了第八章《将门虎子》。这一章主要是写姚以价长
子、中共地下党员、抗战烈士姚第鸿。《将门虎子》的 2万
多字很快以三个专版的篇幅在《黄河晨报》刊出。牛刀
小试，初战告捷，增加了我完成评传写作的信心。

评传要有血有肉、立体全面地反映姚以价的一生，就
必须扑下身子、踏踏实实地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资料搜
集及案头工作。我写作评传的优势有三点：第一，这是我
感兴趣的课题，20多年的时间，我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
接触我的传主。第二，网络时代，获取信息比从前途径更
多也更加便捷，比如通过孔夫子旧书网和家族成员的收
藏，我终于找到了《世风校正》两个版本全部篇目的具体
内容；比如通过和我丈夫的本家叔叔、山西省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姚国瑾先生频繁的微信沟通，我解决了有关姚以
价书法的一个又一个疑惑。第三，由于姚以价是家族先
辈（我丈夫的二曾祖父），我在搜集资料时有其他作者不
可能拥有的便利条件，在姚以价生活了 20年的西毋庄南

巷，我和爱人在一次次走访中找到了颇为珍贵的老照片
以及异常生动的写作素材。

我 是 一 名 业 余 作 者 ，所 在 企 业 工 作 节 奏 快 、事 情
多。我的写作时间主要集中于每天早上的 4 点半到 6

点。电脑前一杯冒着热气的清茶，每天平均五六百字的
进度。我像一头老黄牛，在万籁俱寂的凌晨时光里，勤
勤恳恳拉自己的犁、种自己的田。

写作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很多，比如资料不足又一时
无从找起的困难，比如史料真伪难辨无从取舍的焦灼，比
如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表达方式短时间内又难以突破的困
窘。书稿的写作是一个遇到困难、接受挑战、最终克服的
过程，我无法放弃也不能放弃，只能努力寻找灵感和突
破。在这个过程中看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呢？我没有确切
统计过，三、五百万是没有问题的。有一段时间，对一些
史料特别纠结，理不出头绪，几次半夜从睡梦中摇醒爱
人，和他讨论分析。当书稿终于完成的一刹那，我的心底
充满了感激。感谢师长、亲友的支持与鼓励，也感谢自己
的韧性坚持，我知道，我尽全力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寂寞国士姚以价评传》（团结出版社 2021 年 6 月出
版）写作前后跨越 6年，这是我和传主之间一场穿越历史
时空的对话。“姚以价是一位英雄，可千万不能写成隔壁
的二大爷。”在动笔之前，王西兰老师就严肃而认真地提
醒我。我意识到，文章不能满足于对姚以价生平活动的
介绍和历史事件的叙述，我必须努力走进他的内心，努力
还原他丰富博大、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努力揭示他在一
个个特定历史时刻行动背后的内在逻辑，使人物在我的

笔下鲜明、饱满、立体、真实地“活”起来。这一点，我在心
理咨询方面接受的培训和知识，给我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因为它让我获得了解读、洞悉人性的密码和钥匙。

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对我来说，也是沉潜和跃升
相统一的过程。沉潜其中时，我和笔下的人物一起痛
苦、落泪、激动；传主深沉的家国情怀、遭受困顿不屈不
挠的高傲灵魂、对真理执着求索的精神品格，也给我强
烈的感染与鞭策。沉潜久了，思想认识的跃升自然而然
也就产生了，我感到越来越接近传主。传主遭受了少年
丧亲、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人生三大不幸，但命运的磨
难从未让他屈服，他没有沉湎于一己的人生苦痛，而是
将目光放在了挽救国家、唤醒民族的事业上。传主既可
作上马征伐、威风凛凛的将军，亦可作乡间拾柴、孑然独
行的老者，不论人生绚丽也好、平淡也罢，不论在鼎沸的
名利场也好、偏远的乡间也罢，他均可以安然自适，这种
豁达敞亮的人生境界，为我树立了人生的标杆。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的表达、艺术的呈现，
对完成姚以价评传写作至关重要，也是我在评传文本呈
现上的自觉追求。在写作手法、语言锤炼方面，我一直
力求做得更好一些，但毕竟是第一次写评传，努力的结
果如何，心里是颇为忐忑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
浅入时无。”我此刻的感受，与这新妇心情相似。

沉 潜 与 跃 升
王秀梅

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不久前落下帷幕。活动期
间，“文学与影视”成为提及度很高的话题之一。

电影展今年新设“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单元，
由王安忆、刘亮程、田耳等作家创作的 18 部推荐作品受
邀参展。作家们还举办了 8 场读者分享会，为电影展带
去浓厚的文学气息。

评论家杨庆祥谈到，“迁徙计划”一是打开了文学的
出口。相对于数码技术和图像书写的直接性和可感性，
文学所依赖的文字叙述和物质手段相对间接且保守，这
是文学的魅力之一，并不意味着文学要拒绝当代技术和
更富有传播力的新介质。相反，文学如果以合适的方式
拥抱当代技术，会获得更多的出口。二是丰富了电影的
入口。电影自诞生之日就与文学紧密相连，历史上电影
的黄金时代也几乎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很多杰出的文
学作品都改编成了优秀的电影作品或者给电影创作提
供了灵感。文学人和电影人应该双向赋能，将人文精
神、深刻思考锻造为真正杰出的艺术品。三是在打通出
口和入口，重建文学和影视良性对话通道这一点上，“迁
徙计划”显示了强烈的问题关切和全链条的产业意识。

文学和电影当然始于个人的智慧、灵感以及奇思妙想，
但其开花结果需要大量的分工、协作和集体劳动，“迁徙
计划”搭建了一个有效平台，让更多业界力量进入，以此
提升业界的整体产业水平。在杨庆祥看来，迁徙意味着
一种流动性，从文学到影视是一种流动，从一名观众到
另一名观众、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电影也是一种流动。
文化的精魂就在这一迁徙的流动中不断锻造、升华。

作家刘亮程认为，文学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的影
视制作过程，“文学的种子最早是一幕幕的往事，那些曾
经的俨如遗忘深处的情感往事、生活的琐碎片段逐渐由
一位作家从尘埃中打捞出来，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故
事”。他希望这些“文字保管”的画面能还原到电影中
去，让感动的画面再度浮现。

朱山坡强调“迁徙计划”的必要性，“从文学到影视，不
单单是故事的迁徙，更是思想、灵魂的迁徙”。双雪涛也认
为，“文学作为一个基础配以新的技术，能把有趣的灵魂、
思想传到更多的地方，这是文学迁徙计划的意义所在”。

迁徙，不止于好故事，文学与影视的融合接轨、精神
滋养、互学互鉴、产业合作将助力文艺创作勇攀高峰。

从文学到影视：

迁徙不止于好故事
许 莹

今天的散文创作，一方面
接续着中外散文的悠久传统，
显得古老、庄重、成熟；另一方
面，更承受着社会话语类型不
断杂化、书面文体谱系不断细
化的时代新潮的冲击，时时处
在 被 动 或 主 动 的 急 剧 变 化
中 。 如 果 只 愿 意 盯 着 前 一 个
方面看，那就会觉得留给今天
的散文写作者的，只剩下因循
守旧的一条老路，而今天还愿
意 常 常 阅 读 散 文 的 读 者 ，也
就 只 能 在 散 文 里 重 温 旧 时 光
景 和 历 史 神 韵 。 如 果 过 分 夸
张后一个方面，那又会产生另
一种错觉，以为散文创作出新
的 方 向 和 评 判 散 文 创 作 得 失
的尺度，都已变得难以辨识或
无法确定。

事 实 上 ，在 散 文 领 域 ，盲
目 地 回 归 传 统 既 无 必 要 也 做
不到，一味向其他文体或时兴
话 语 妥 协 取 媚 更 讨 不 到 什 么
巧。感应着时代的需要，才能
切实地走近传统、学习传统，
并 且 真 正 地 激 活 传 统 。 而 散
文的传统中，历久弥新的关键
一点，不过是总要在作品中把
带 着 真 实 社 会 身 份 的 作 者 本
人的神情面目，尽量妥帖地安
顿好、显现好，使之应于时且
合 于 事 。 细 察 滚 滚 而 来 的 散
文 新 作 ，在 同 等 的 修 辞 技 艺
和语言素养层次上，总是那些能让我们感受到作
者在作品中显现了低姿态和高情商的篇章，读来
分外舒心、分外好看，总是那些能让我们感受到作
者为完成作品而付出了穷极八荒、上下求索的精
神历险代价的篇章，更耐得住细读和多读。

世界只有一个，生活却有许多重。与那些一头
扎进文学生活的天地里，尽情尽力地展现想象变造
之物的文体和话语方式不同，散文的天地在现实和
想象之间，它所摄取的是作者在现实生活和文学生
活之间穿梭往复的身影和心迹。正因此，对于散文
中所呈现的想象的部分，作者尽可以用小说、诗歌
以及戏剧影视等虚构文体的技巧和手段去构造，读
者也大可以用看待小说、诗歌以及戏剧影视的眼光
和标准去欣赏和评判。而在散文的生命线上，也就
是显示作者自我的身形踪迹和心声腔调的那些内
容里，作者所倚仗和读者所凭借的，同样都只能是
各自的现实生活经验和现实生活准则。

从这个意义上讲，写散文是一种冒险，甭管是
用什么姿势和多大的力道，作者总得把自己豁出
去和亮出来；读散文也是一种冒险，光靠着花前月
下优哉游哉的消遣休闲心态不够，还得时不时地
调动自己真实的三观，和作品里同样真实的人们
来一番硬碰硬的相撞。

让
散
文
好
看
又
耐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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